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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三岔五，小李总喊我
去他家里玩，我一直没空。
上周末晚上，终于抽了个

空，约好了去他家搓麻。第
一次去，小李说到小区门口
接我，快到大门口时，看到
小李和几个穿制服的人在
那里聊得正热乎，我琢磨着
今天来了不少人啊，怎么就
一个都不认识。

小李迎上来，拉着我往
里走：“快点，三缺一，就等你

了。”“那几个都是你朋友？”
我指着那些制服兄弟。

“什么朋友，那是保
安。”小李郁闷地叹了一口
气，“这房子买得后悔死了，
当时听售楼的人吹，明星楼

盘，十分钟就卖出去一套，
火爆啊；而且当时现场人那
个多啊，到处都是举着签约
单的，我一冲动，就买了。你
看看现在，住了两年半唠，

基本上就没几个邻居，晚上

亮灯的房间跟鬼火也差不
多了。这时候出来逛，连个

影子都看不到，要不，怎么
总喊你们来玩啊？”
“当时不是买的人很多

吗？”我不禁问。
小李支吾着：“后来问

了几个比较熟的保安才知
道，当时举着签约单的就是

他们，每天八个小时拿着单
子就在售楼处晃悠，带亲戚
来晃悠的还包顿午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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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是一家国企的职
员，周末来我家玩，聊到公

司情况时，他抱怨说：“我们
那部门是个小水塘，头儿老
是换来换去的。”

我问：“为什么呀？”
“吃大了呗。”朋友说，

“见我们那儿状况不好，吃
个年把，好处捞足了，就跳
走了。唉，这像什么呀。”

我的小女儿在一旁懵懵
懂懂地点着头，突然插嘴说：

“就像蝌蚪呀，小蝌蚪长大
了，长出四条腿，扑通一下就
跳走了，去找大池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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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们班上课的黄教
授出差了，临走前叫自己带

的一个博士生来给我们上
两节课。说起这位博士师
兄，我们也都认识，他是黄
教授的得意门生，学问做得
极好，可就是人长得有点困
难，都读到博士了，还没谈
过恋爱。

那天，师兄给我们讲
课，写板书时，文中有“姑
娘” 二字，可师兄不知为
何，突然想不起来这两个字
该怎么写了，最后还是在我
们的集体提示下，才艰难地
写出了这两个字。

师兄在我们这些学弟

学妹面前居然提笔忘字，
连“姑娘”这两个简单的
字都不会写，于是大窘，
最后红着脸对我们解释
道：“哎！不是我不会写，
只是……只是因为好久没
接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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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薛的老婆是个懒婆娘，
每天下班后，便窝在沙发上，边

看电视边吃零食。小薛挑起全
套家务活，每天一进家门就忙
得脚不沾地，上床后腰酸背疼，
连和老婆亲热的劲都没有了。

小薛的老婆自打生了孩
子后，从九十多斤一下子长到
一百三十斤，腰粗得像个水

桶。她越想越怕，咬咬牙开始
减肥，一方面限制饮食，另一
方面多活动。她还订了一个三
年减肥计划，准备每年减十斤
肉，三年后恢复到一百斤这个
标准体重。

自打老婆减肥，她就把家

务活全包下来了。这一下，小

薛享福了，每天回家，靠在沙
发上，架起二郎腿，优哉游哉

地看报纸。
可惜好景不长，那天，老

婆下班回家，往体重秤上一
站，立刻欣喜地叫嚷起来：“哇
噻！我已经减了十斤肉，今年
的减肥任务完成了。”一屁股
窝在沙发上，看起了电视。

可怜的小薛，又屁颠屁颠
地忙起了家务活。他心有不
甘，趁老婆不在家的时候，把
体重秤调了一下。老婆回家往
秤上一站，大惊小怪地叫起
来：“妈呀，才两天时间又长
了三斤肉。”于是不敢马虎，
又干起了家务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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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妹和妹夫简直是越来
越懒惰了，一天到晚地跑到老

妈那里去蹭吃蹭喝。我实在是
看不下去了，悄悄地怂恿老妈
跟习惯啃老的他们彻底划清

界线。正好，老妈也很想治治
他们的懒毛病，于是把他们扫
地出门。他们卷了铺盖，灰溜
溜地回自己家去自力更生了。

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吃
饭问题。虽说突然间一下子
离开了老妈的庇护，但是在

商品经济时代，要想把自己
饿着也是不大可能的，于是

他们就天天潇洒地进出家
门口的小饭馆，以至于老妈
经常要对他们嚼舌根，让他
们两口子不厌其烦。想想长
时间这样下去也不是回事，
他们只好买来了锅碗瓢盆，
自己到厨房里面操练去了。

但是，煮饭做菜对于他
们那种四体不勤、好吃懒做
的人来说，实在是痛苦而艰

难的。别人干家务，都是越做
越进步，可是他们倒好，越做

反而越糟糕。不知道是天生
的还是故意的，有时候小妹
炒一个菜居然要事先打N个
电话向老妈请教，有时候炒
到一半又忘了步骤，干脆就
关了煤气慢慢地去打电话。
老妈是既心疼他们两口子吃

不到熟饭弄坏身体，又心疼
那些白白花掉的电话费。

到最后，老妈回过神来

了，又把矛头转向我，说这全
都是我害的。于是，小妹两口

子又泡在老妈那里混伙食
了。我憋了好大一股闷气，但
什么也不敢说了。

好在老妈也看出我的不
高兴，那天没人的时候，她很

同情地对我说：“你要是看不
惯人家，干脆你们也来我这
里得了。”于是，我们一家和
小妹一家都兴高采烈地在老
妈那里混起了伙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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